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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摘要介绍了中国、法国、德国、荷兰以及英国的系列报告，文中借鉴了三年
（2015-2018）的科研项目《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智慧生态城市：中欧比较研究》的初
步科研成果。  
 
本文介绍了上述各国发展智慧生态城市的发展背景，以及相关城市的简要报告（正式
报告中有更加详细的介绍）。 
智慧生态城市项目 
本我们科研项目以“智慧生态城市”为研
究重点。“智慧生态城市”这一概念反映
了近年出现的着眼于未来的城镇发展规
划，即“绿色”与“智慧”并重的愿望。更
准确地讲，“智慧生态城市”可被定义为：
“一种能够作为潜在小生境使用，从而
可以在相邻空间（周边区域）以及具有
国际背景（通过知识网络、技术与政策
转移以及学习）的领域，试验和推出环
境与经济改革的试点城市”。“试点”一
词特别指向近期工作发现的一种趋势，
即各城市往往通跨行业合伙的方式，在
有限范围内尝试新的城市化技术和新的
工作办法，以及学习经验教训（就传统
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将出现更加严格的
政策规划）（参见：Bulkeley & Castán 
Broto 2013; Karvonen & van Heur 2014; 
Evans et al. 2016）。作为一个概念，“小
生境”一词来自于社会技术变迁学领域，
后者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研究领域，研究
对象是创新成果的产生以及被社会普遍
采用的过程（想要简要了解，参见：
Geels 2002; Kemp et al. 2007）。 
 
在本系列报告中，每个国家报告都会介
绍一系列城市——作为选取标准，这些
城市需要具备实质性的智慧生态意愿，
或者正在执行相关活动。在选取期间，
我们对各国正在实施的智慧生态城市举
措进行了广泛的横向考察（想要了解我
们在各国采用的具体办法，参见单独报
告）。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将报告中出
现的城市宣传成为智慧生态城市领域的
最佳实践案例，而是为了展示各国实际
存在的智慧生态城市的多样性。在更为
完整的各国报告里，我们则按照事情的
前因后果，介绍了各个城市的目标、相
关政策、关键参与者，另外还简短介绍
了这些城市目前正在实施的主要活动与
项目。 
 
智慧生态城市项目的协调单位是埃克塞
特大学，我们的跨学科科研团队来自以
下协作单位：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威斯
敏斯特大学、普利茅斯大学和卡迪夫大
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和乌德勒支
大学；法国科学研究中心（CNRS）和图
卢支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中国宁波
诺丁汉大学；以及国立台湾大学。项目
资金来自各国的国家级出资单位，包括：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英国经济社
会研究会；荷兰科学研究组织与荷兰科
学院；法国国家研究所（ANR）；以及
德国科研基金会（D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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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更多了解本科研项目以及下载完整版报告
和其他公开文件，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MART-ECO-CIT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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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智慧生态城市概述 
2008 年以来，中国政府认识到降低碳排
放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需要，开始采取新
的生态型/可持续发展城市概念。此后，
生态型/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发展得到国
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
的支持。国家发改委在全国范围内兴建
了八个低碳试点，包括天津、重庆、厦
门、杭州和深圳等（Cales 2014）。 
 
中国兴建生态型/智慧型城市的新举措
在很大程度得到中央政府（北京）的推
动，并在全国范围铺开。2012 年 11 月，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住建部”）发布
《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
知》，并且指派各城市根据《国家智慧
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
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编制实
施方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欧政
策对话支持项目 II（2016））。该国家
级政策的要点如下：  
1. 保障系统与基础设施  
2. 智慧建设与宜居性  
3. 智慧管理与服务  
4. 智慧产业与经济。 
2013年1月，首批90个国家级试点智慧城
市名单出炉——包括地、区、县、镇级
城市。2014年4月和2015年，第二批103
个和第三批277个国家级试点智慧城市名
单分别出炉。除新试点城市外，2014年3
月16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家新型城
市化规划（2014-2020）》，提出智慧
城市发展的六个主要方向（还列举了五
个新因素：新产业、新环境、新模式、
新生活以及新服务）： 
1. 信息网络宽带化 
2. 规划管理信息化 
3. 基础设施智能化 
4. 公共服务便捷化 
5. 产业发展现代化 
6. 社会治理精细化 
同时，2014年8月，国家发改委还发布了
《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为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更加明确的
指导方针，帮助协调和交流最佳实践。 
 
中国地方治理特色 
中国的智慧城市项目主要由地方政府负
责推动，地方政府以战略实施中央政策
或创新发展本地开发项目的企业行为著
称。地方政府要么从战略高度执行中央
政策，要么通过创新手段，启动本地开
发项目。我们确认了中国地方治理的四
个主要特色，并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在
报告正文中详细论证了各智慧生态城市
的运营方式及其有效性。 
 
 
分散的权威主义  
在后社会主义时期，最好将中国的制度
理解为“分散的权威主义”制度。一方
面，由于一党专政，与多数西方国家相
比，中国必定仍然是威权主义制度。另
一方面，由于地方当局拥有与中央政府
进行谈判和议价的权力，因此地方政府
必然高分散而非一元化。因此，不同的
中央政府部门制定的各种智慧生态城市
政策可能虽然相互关联、但却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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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从而在应用和争取这些政策上，
作为次国家级的地方政府获得了较大的
政治空间。这是造成中国大多数城市的
智慧生态项目不止一种类型的重要原
因。 
向上负责制 
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权威主义体
制下，地方政府领导不是选举产生，而
是由上级政府指派。对于那些想要晋升
的领导而言，这种体制最有可能激励他
们遵循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基于业绩的人
事考核体系。一般而言，地方领导的目
标是为完成上级政府制定的某些目标。
在任职期间，地方领导在辖区内完成相
应目标并且甚至超过同等级别其他领导
的，将会获得更多的政治晋升机会。换
句话讲，地方政府在智慧生态城市上的
表现与上级政府向地方高层领导分派的
智慧和生态考核目标密切相关。 
 
财政的再次中央集权与地方土地融资  
1994 年的一揽子税制改革不仅建立了分
税制，而且组建了中央控制的地方税收
机构。此后，多数大型、稳定的税源一
直处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不过，同时，
教育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义务却越来越出
现“去中央化”。财权上交与事权下放的
不平衡发展形成危机局面，迫使地方政
府寻求地方经济发展的替代方案——利
用辖区土地获得资金。鉴于1994年税制
改革并未要求把土地租赁费上交中央国
库，因此地方政府抓住机会，通过土地
融资扩大预算外收入。这也是为何中国
地方政府热衷于在郊区，以智慧生态项
目名义兴建新镇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段时间以来，智慧生态城市的发展趋
势不断演化，高度重视绿色低碳生活以
及为广大市民提供便利，强调电子服务
和移动应用的发展。鉴于先前出现过不
同城市以及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缺乏协调
的情况，目前出现了自上而下放权的趋
势。另外，各地区的省级协作也出现更
大发展，例如，苏南地区的集群智慧城
市、浙江省的3+X模式（3：部、省和市；
X：特别智慧应用）。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国际合作不断加
强。以中欧智慧绿色城市合作项目为例：
中欧双方分别提供15个试点城市展开合
作，建立智慧城市评估框架。英国政府
与中国政府也签署协定，曼彻斯特与武
汉、布里斯托尔与苏州分别结成智慧城
市发展伙伴城市。其他突出的国际合作
生态/智慧项目还包括天津生态城以及
青岛中德生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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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智慧城市科技馆（摄影：Robert Cowley） 
 
中国正式报告中介绍的城市 
基于对中国 440 个城市地区的初步分析（相关详情，参见正式报告），我们确认了 12
个城市，这些城市都制定并正在实施完善的智慧或生态城市规划，并且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中国在智慧生态城市规划领域的科技发展水平。这 12个城市分别如下： 
 
成都 
 
成都市的智慧生态城市项目着眼于推动城乡融合的大战略。因此，除了用于
提高公共服务（例如，路灯）监控水平的数字化技术外，成都还实施了一定
范围的智慧农业项目。规划中的高新技术城市开发项目包括天府新区。 
福州 
 
福州市的智慧城市地位已在中国各类调查报告中得到认可，这有赖于该市较
早地采纳了数字化战略。就更大范畴而言，福建省制定的发展规划（2010）
将建设“智慧福州”列为全省目标。这些规划项目大都涉及应用程序开发和基
础设施更新，而不是大规模地干预城市空间。 
杭州 
 
杭州市制定了 2012-2015 智慧城市规划，宣传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人民生
活标准和经济竞争力。杭州地方政府积极地“结合自然环境与尖端技术，提
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规划中的杭州—新加坡生态园项目旨在展示中国的清
洁技术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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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昆明市制定了智慧城市规划，通过改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加强该市作为商
业友好城市的地位。目前，昆明正在采用数字化技术，建设国家低碳交通运
输体系建设试点。凭借规划战略中确立的绿色原则，该市兴建了各种生态开
发项目，部分项目还源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与苏黎士达成的城际合作关系。 
南京 
2013 年，南京政府宣布将通过公私合作方式，建设 46 个规划中的智慧城市
项目，开启了该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进程。这些项目中包括大幅改善宽
带和 4G 供应，以及建设城市服务信息综合网络平台。规划中的中国—新加
坡南京生态科技岛项目旨在展示智慧和生态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 
宁波 
宁波市于 2011 年启动了广泛的智慧城市规划。这些规划包含 87 个项目，涉
及物流、制造、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交通、医疗、住宅用地管理、娱乐服
务、重建工业区、绿色能源（包括智能电网）以及交通管理。放眼未来，宁
波市政府还更新了 2016 年之后的五年规划。 
青岛 
近年来，青岛市广泛兴建了一系列低碳试点项目和开发项目。青岛最先在中
国推出 4G 移动技术，目前正在提高大青岛地区的宽带覆盖率，还建立了智
慧城市服务信息平台。该市与中国移动合作建设了 5G 创新实验室，还与海
信公司合作完善犯罪活动监视技术。    
上海 
2011 年，上海市制定了智慧城市规划，为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方方面面的变
化，包括数字化医疗记录、食品安全追踪以及电子公用事业设施账单系统等
。同时，还包括区级规划：“智慧杨浦、聪慧城市”项目，在上海周边地区兴
建创新中心；以及“i浦东”项目，重点发展智慧能源、智慧运输以及环境保护
。 
深圳 
深圳正在推进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在各个前沿领域把该市打造成为各具规模
的低碳模范城市。目前正在实施的项目结合了“生态”与“智慧”两个目标。其
中最突出的项目是坪地低碳城项目；该项目是中欧合作旗舰项目，将建设国
家在城镇可持续发展模范示范区。 
天津 
中国—新加坡天津生态城项目是一个新的区级突出项目，位于天津市东端。
该项目与其说以“生态”为导向，不如说以“智慧”为导向，超过 2800 亿元人民
币将定向投入光纤、无线基础设施、数字化技术、智能电网，以及涉及节能
、交通管理、食品安全、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的云计算试点项目。 
武汉 
早在 2010 年，武汉科学技术局就宣布计划投资 100 万元人民币，兴建智慧
城市项目。此后，武汉广泛实施了一系列项目，包括免费公共 Wifi、智慧医
院信息系统、公共交通运输管理以及公共监控技术。生态城市建设旗舰项目
包括中法生态示范城以及武汉花山生态城等。 
无锡 
无锡属于中国首批生态城名单城市，不仅是中国—瑞士生态城项目所在地，
还是智慧城市研究试点地区。这一切都隶属于一个更大的战略——传统污染
型产业转移战略。目前该市正在实施智慧无锡项目，通过云平台提供全市公
共服务。该市还制定有智慧医疗规划和智慧环保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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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天津生态城（摄影：Frans Sengers） 
 
 
 
 
中国正式报告（英文版）： 
 
Tan-Mullins, M., Cheshmehzangi, A., Chien, S. and Xie, L. 
(2017). Smart-Eco Cities in China: Trends and City Profiles 
2016.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SMART-ECO Project). 
 
可从“PUBLICATIONS”页面下载： 
 
WWW.SMART-ECO-CIT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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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法国智慧生态城市项目概述 
我们研究认为，智慧生态城市项目在法
国才刚起步。法国之所以落后于英国和
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一个关键原因很
可能是法国目前为止缺少一贯的国家级
政策和框架。  
 
尽管如此，各种引人注意的项目已在少
数城市启动，并且通常都得到市长及其
团队的有力支持。其中包括雄心勃勃的
城市开发与重建计划，有意识地将城市
融入“智慧城市”的潮流。在许多地区，
这类计划似乎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必备的
“地区营销”政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
项目的推手都是大型私营财团，组成这
些财团的是能够掌握智能化技术的跨国
公司。  
 
因此，当然地，法国智慧城市发展情况
混杂，目前更多表现为地方性项目的集
合，但缺少统一的视角或投资策略。随
着地方项目数量的增加，我们合理地猜
测认为，（2017 年 5 月总统选举之后）
新一届法国政府将更多考虑制定一个政
策框架，承认并且更加直接地支持智慧
城市建设活动。 
 
法国国家政策 
虽然法国是一个以政策集权化而闻名的
国家，但是法国政府似乎只在近期才意
识到在发展和推广智慧城市过程中所涉
及的利益，这一点不免让人觉得不可思
议。2012 年和 2014 年，法国曾经发布
了几篇报告，这些报告试图就智慧城市
问题提供一种战略性的总体视角
（Danielou et al. 2012; Rochet 2014）。
其中向法国首相提供的佩亚特报告
（2014）更多采用的是生态框架而非智
慧城市框架，并且呼吁提高国家政策的
综合性和城镇发展导向性，该报告具有
重要意义。截止2016年，公平的结论是，
似乎智慧城市思维并没有在法国的国家
级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国政府没有发起任
何相关项目。数年来，法国出现了各种
政策驱动因素，并且这些因素都似乎与
建设智慧城市的意愿明确相关。尽管如
此，这些政策的目标却各有不同，并且
实施起来也是彼此孤立的，甚至执行部
门也不相同。   
 
这里值得一提的项目是“法国科技项目”
（‘La French Tech’）。该项目由法国经
济部于2015年兴建，目标是在信息技术
行业组建新兴企业联盟，并且提供相应
支持。该项目一方面辨识新兴企业生态
系统的参与者（除了企业自身之外，还
包括投资方、顾问公司、孵化机构、研
发机构等），一方面为这些企业提供支
持，加快这些企业的发展。其中包括公
共投资银行投资 2 亿欧元建设的培训项
目，即法国高科技企业支持服务（‘Le 
Pass France Tech’），同时还包括面向外
资新兴企业和投资人设置的相关规划，
以及为新兴企业打入国际市场提供的各
种协助。截止 2016 年，形成了 14 个“法
国 科 技 大 都 市 ” （ ‘French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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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polis’）（包括巴黎）和 12 个“海
外法国技术中心”（分别位于北京、柏
林、迪拜、洛杉矶、米兰、圣保罗、上
海、深圳、台湾以及越南）。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项目是“生态社区”
（‘Eco-quartier’）标识认证项目。法国
生态部于2008年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生
态与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Grenelles de 
l’environnement’），会后即组建了该项
目，鼓励开展区级活动和试点，推动可
持续发展，提高资源和废弃物的利用效
率，改善生活质量，以及鼓励公众参与。
该项目融资达到 7500 万欧元，截至
2016年，39个市级区被授予“生态社区”
标志。 
 
地方政府的智慧城市试点项目还得到其
他国家级资金源的资助。作为一个值得
关注的国家重点规划，为应对次贷危机，
2010 年法国政府决定按照凯恩斯主义理
论，启动大规模政府举债经营计划。在
能源、科研、运输、数字化经济以及城
市再开发等领域，法国政府注资 350 亿
欧元，帮助法国筹备未来转型。有些城
市巧妙地将不同领域的资金合并起来，
例如，“数字化城市基金”（45 亿欧元）
或“生态城市基金”，在此基础上建设更
大规模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金
的投放领域之一正是“未来城市”项目，
这表明法国政府想要明确地推动智慧城
市项目的综合性与跨学科性。 2010-
2017 年间，这些试点项目（同时发挥示
范作用）总投资达到 10 亿欧元
（Danielou 2012）。另外，欧洲级别的
规划和项目也在鼓励地方活动和提供资
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巴斯
克宣言》签署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平台（Peylet 2014)。 
 
这些规划方案相当松散，并且缺乏总括
性的国家级智慧城市规划，这两方面因
素解释了为何地方性智慧城市项目对于
法国的智慧城市试点具有关键作用。法
国政府还未表现出全面、明晰的城市发
展愿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那些值得
关注的城镇开发案例还要取决于少数城
市的示范和领导作用。 
技术提供商项目 
在产业方面，情况则大有不同。从产业
角度来看，法国的智慧城市项目借助广
大国际企业的力量，利用大型科技企业
实现智能解决方案的商业化，包括美国
跨国企业（IBM、思科、微软、通用电
气等），以及部分日本企业（东芝、本
田、松下等）。  
 
经过全球化风潮后，随着大型法国企业
开始提供自己的有竞争力的产品，众所
周知的 “ 铁笼效应 ” 似乎开始显现
（DiMaggio & Powell 1983）。这一过程
自然涉及那些在大型美国和日本企业中
拥有直接利益的 IT 公司和电信公司。不
仅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还涉
及那些向地方当局提供水、能源和交通
服务的传统企业（Veolia、Vincy、EDF、
Engie 等）——法国的优势产业，以及与
这些企业密切相关的其他企业（SNCF、
La Poste、Bouygues）。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法国企业共同组建了一个名为
“VIVAPOLIS”的产业联盟，以解决综合协
作的问题。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私营部门参与者发
挥的积极作用，例如，城市发展与整治
领域的国际顾问机构、国际建筑协会或
一般性顾问公司（例如，奥雅纳、埃森
哲）。这其中也包括城市竞争力的国际
排名（Evans 2014）。 
 
 
 
 
 
 
中国与欧洲的智慧生态城市 
10 
 
法国城市扮演的关键角色 
我们认为，统一的综合视角的缺乏，导
致各类方案和项目的数量激增，这也是
形成法国智慧生态城市形态的关键。地
方政府无法依据更广泛的背景，制定出
综合、联动的城市规划。这解释了为何
法国城市之间存在多样化的项目活动，
以及为何法国城市之间极少有意识地保
持共通性。 
 
在另一方面，早在智慧城市概念存在之
前，法国已经存在大量市级项目，甚至
是长期项目。在有些情况下，智慧生态
城市项目是对旧有数字化项目或可持续
发展项目的重新包装，例如，位于尼斯
和伊西莱莫利诺（位于巴黎郊区）的项
目。  
 
这种对于先前项目的重建活动本身就值
得关注，因为这类项目突出显示了过去
的地方规划与本报告中使用的智慧生态
视角之间存在的最为重要的差异。我们
认为，过去的规划活动更加具有学科特
定性（主要涉及信息技术或绿色技术，
并且项目之间更加相互孤立），并且往
往仅在市级区范围内实施；与之相比，
智慧城市项目则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
和跨行业性（ Danielou 2012, Rochet 
2014）。  
 
如果说法国存在所谓“智慧城市的市场”
，这可能并不合适。目前，我们只看到
少数几个城市怀有战略性/政治性愿景
，并且认为智慧城市运动及其发展将会
带来社会技术转型。  
 
法国正式报告中介绍的城市 
经过对较大型法国城镇的初步筛选，以及对公开发布的政策与项目展开的网络调研，
我们基于以下标准，选出了五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城市： 
 
(a) 这些城市在历史上就被认定为“数字化城市”，目前正在参与法国的国家级“生态区”计
划，并且已被授予“法国科技”国家级标志； 
(b) 这些城市目前正在实施至少一个重大的城市开发项目，该项目包括智慧生态城市建设
措施，并且表现出建设智慧生态城市的强烈意愿。 
 
相关完整报告更加详细地介绍了选取办法，以及这五个城市的具体情况。这五个城市
分别如下： 
 
 
 
 
波尔多 
波尔多市是法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并且制定有包含了“智慧”与
“生态”要素的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当前重点项目包括：大规模的“欧
洲—大西洋振兴项目”（Euratlantique），包括智能电网和数字化城市商
业中心；以及“波尔多加龙河平原生态城项目”（EcoCite Bordeaux Plaine 
de Garonne），该项目支持智能公共照明、智能电网、高能效建筑及改
造项目、公共交通现代化、智能停车场等。作为国家级“气候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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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Climat”）的一部分，该市制定了降低资源消耗和汽车能耗的目
标，目前正在推广环境友好型建筑、新建生态区以及创新能源技术。 
 
 
里尔 
 
里尔市非常欢迎智慧生态城市项目，这符合该市制定的更广大范围的
后产业化时期战略。该市的“数字化大都市”项目（“Digital Metropolis”）
计划在 2020 年之前，向 99%的人口提供高速互联网。另外，该市正在
广泛推出一系列数字化服务，包括健康、教育、旅游、公共管理，并
且鼓励开展企业家式项目活动。作为“上都尔河生态社区振兴项目”（
Eco-quartier Rives de la Haute-Deule）的一部分，该市建设了新的高科技
创新孵化中心“奥拉科技”（EuraTechnologies）。 
 
 
里昂 
过去五年来，里昂市兴建了各种智慧项目，通过智能移动规划提高能
源效率和降低碳排放。该市在河流交汇地区新建了一个城区，该城区
将成为提高能源效率和利用数字化技术的示范开发项目。该市称，通
过“里昂奥普托蒙”公私合作项目（Optimod Lyon）提供的智能物流平
台，该市已避免产生 3200 吨碳排放。其他智慧生态城市项目还包括 “
里昂智能化与电气化”（Smart Electric Lyon），该项目正试验在 2.5 万
个家庭内安装传感设备。 
 
尼斯 
 
尼斯是一个成熟的高新技术中心。2008 年以来，该市积极实施数字化
与智能化发展。当前实施的主要项目包括：智慧城市创新中心（该项
目集合了主要的研发利益方）；试点郊区能源网；广泛安装传感设备
（监控交通、空气质量、渗水和水质、废物收集以及能源消耗）。 
 
 
 
图卢兹 
图卢兹在近年才启动智慧城市项目。不过，该市的生态项目已有相当
长的历史。图卢兹 2015-2050 智慧城市战略（“Smart City 2015-2020 
Toulouse L’Open Métropole”）将提高该市的现代化程度，增加活力与创
新，建设成为一个担负社会责任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该规划不仅
涉及城郊的新开发项目和再开发项目，而且还包括旧城中心改造项目
。2015 年，该市获得“绿色增长正能量城市”标志认证（“Territoire à 
l’énergie Positive pour la Croissance Verte”）——该标志颁发给那些对解
决能源和绿色问题做出积极贡献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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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多 
(摄影: Eric Jolivet) 
 
 
 
 
法国正式报告（英文版）：  
 
Jolivet, E. & Bond, A. (2017).  Smart-Eco Cities in France: 
Trends and City Profiles 2016.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SMART-ECO Project). 
 
可从“PUBLICATIONS”页面下载： 
 
WWW.SMART-ECO-CIT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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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德国智慧生态城市概述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环境问题已经对部
分德国城市的城市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到了90年代，在德国的大部分城市，可
持续发展问题开始成为城市发展中越来
越重要的议题。许多城市都正式地以可
持续发展为目标，部分城市还明确地成
为国际环境政策的先行城市——尽管当
时很少有项目被冠以“生态城市” 
（Öko-stadt ）标签。 
 
大约 2013 年左右，“智慧城市”一词开始
在有关德国城市发展的辩论中被广泛使
用。由于担心“智慧城市”一词对于德国
受众而言可能带有负面含义，许多城市
当局（柏林和汉堡等）后来决定将相关
规划更名为“数字化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在智慧/数字化城市发
展上，大部分项目都由城市当局自行实
施。在德国国家层面，地方智慧城市项
目相互之间几乎没有协调。德国联邦政
府决定数字化城市政策的部分基础性原
则，这些原则被称为 “数字化议程 ”
（Federal Government of Germany 2014, 
2015, 2016）。作为德国数字化城市政
策的一个关键论坛，德国组建了数字化
城市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会议包括
联邦政府经济事务部的国务秘书（主要
负责数字化议程）以及内政部和交通运
输与数字化基础设施部的国务秘书。另
外，德国还通过每年一度的“国家信息
技术峰会”，“在政府、经济、科学以及
市 民 社 会 之 间 建 立 对 话 机 制 ”
（Bundesregierung 2017）。在 2015 年
全国信息技术峰会上，有工作组提交了
智慧城市与地区规划报告（ BMWI 
2015）。   
 
尽管当时多个部门和领导小组都明确地
关注并承诺了共同实施德国城市数字化
战略，但却缺少联邦层面的财政支持规
划。尽管如此，许多时候，与智慧城市
相关的研究与试点活动仍然获得一定资
金支持，这些资金主要来自联邦政府教
育科研部的规划项目。2015 年，教育科
研部开始通过“未来城市”
（Zukunftsstadt）项目，研究制定数字
化城市议程以及一系列相关活动，这极
大地推动了智慧城市研究，并且公众也
开始相当重视智慧城市项目及相关研究
活动。（BMBF 2015）。   
 
在“试点住房与城市开发项目”
（EXWOST）范围内，联邦政府建筑、
城市事务以及空间开发研究院（BBSR）
委托实施了一些关于数字化战略与相关
城市规划之间关系的研究项目。  
 
协调和整合智慧城市的研究有几项举措，
包括弗劳恩霍夫协会的“未来城市项目”
（ Morgenstadt-Initiative ）
（ www.morgenstadt.de/en.html ），以
及关心智慧城市项目的德语人士及企业
协 会 （ www.bundesverband-smart-
city.de）。  
 
2015 年，国务秘书领导会议决定在德国
各级政府代表、市民社会代表、科研及
实业机构代表之间展开对话。在 2016-
2017年间共举行了四次会议，约有60人
参加这些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将于 2017
年4月末/5月初举行。这些会议旨在城市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推出数字化战略指
导意见 (BBSR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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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可能最合理的结论仍然是，
德国的智慧生态城市开发活动主要受到
地方和地区级参与者的推动。虽然生态
城市议程较好地切合了大部分德国城市
的政策，但新近出现的智慧城市概念却
遭遇一定的公众怀疑。经过地方选举以
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变化导致部分智慧城
市政策被大幅修改。随着“数字化城市”
概念成为替代性决策标签，这一概念将
变得越来越重要。
 
 
HafenCity (汉堡) 
(摄影: Philipp Spaeth) 
 
 
德国正式报告中介绍的城市 
经过网络检索、查阅现有报告以及走访主要参与机构，我们辨识出在智慧生态城市开
发上表现突出的 10 个德国城市（更多详情，参见正式报告）。这 10 个城市分别如下
：柏林、法兰克福（美因河畔）、汉堡、卡尔斯鲁厄、莱比锡、曼海姆、慕尼黑、纽
伦堡以及斯图加特。在这些城市中，我们选出柏林、汉堡和慕尼黑，在正式报告做进
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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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柏林在环境决策方面表现成熟，只是该市直到 2015 年才批准正式的
智慧城市战略，并且该战略在相当程度上着眼于经济。该市目前正
在考虑这个问题，并且有人呼吁在智慧城市发展上，采取更加以人
为本和兼容并包的方式。主要项目活动包括建立开放数据门户网站
；重新开发旧有工业区，建设集可持续发展的和高新技术的科研、
开发和就业为一体的尤瑞夫园区（EUREF Campus），以及建设智能
移动技术试点。 
汉堡 
 
在汉堡，尽管“智慧城市”方面要屈从于“生态城市”方面，但汉堡市长
仍然反复强调，国家和市政府需要参与智慧城市试点工作。2011-
2014 年间，汉堡市与大型企业签署了各种合同与谅解备忘录，2015
年的气候规划更是将汉堡的发展方向定位在“气候智慧城市”。2015
年，汉堡启动“数字化城市战略”，“开发现代化数字应用，改善相关
企业和机构之间的网络联系”。目前，智能技术试点大都集中在改善
公共管理和推动经济增长；与其说是解决环境或能源问题，不如说
是改善生活品质。 
慕尼黑 
作为指导慕尼黑城市发展的18条战略指导方针之一，该市目前正在制
定智慧城市治理框架。作为向后碳时代社会过渡过程的一部分，慕
尼黑鼓励市民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该市建设了电子政务平台和开
放数据门户网站，目前正与其他城市一道参与“携手建设智慧城市”项
目（Smarter Together）。另外，该市的“慕尼黑电子化项目”（E-plan 
Munich）关注发展可持续性移动能力；近年来，该市还鼓励建设更
加具有社会兼容性的运输形式，并且特别关注循环性基础设施。 
 
 
 
 
 
 
 
德国正式报告（英文版）：  
 
Späth, P. (ed.) (2017).  Smart-Eco Cities in Germany: Trends 
and City Profiles 2016.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SMART-ECO Project). 
 
可从“PUBLICATIONS”页面下载： 
 
WWW.SMART-ECO-CIT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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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荷兰智慧生态城市概述 
就荷兰的当代城市发展举措而言，“生
态城市”一词很少使用，部分原因可能
是环保意愿与环保行为早已植根于地方
乃至国家的决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
在地方层面，“生态城市”一词可能不足
以描述任何特别的东西。因此，荷兰的
正式报告集中于四个具有较强“智慧城
市”表征的城市，这些城市分别以不同
方式，将绿色理念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融入智慧城市的愿望与行动中。 
 
本项目的调查结果依据近年公布的大量
文件。这些文件围绕智慧城市的概念，
描绘出各种活动与愿景的蓝图。每份文
件都通过介绍荷兰的各种前沿智慧城市
，以及这些城市中的试点项目/生活实
验室，说明荷兰在智慧城市这个新兴领
域的科技发展水平。 
 
• 基础设施与环境部发布的重点报告《
智慧城市：智慧城市与智慧城市三角
洲》（ Smart Cities: naar een 'smart 
urban delta）(MIM 2015)，该报告将荷
兰城市的腹地比作城市三角洲，并且
以阿姆斯特丹、代尔夫特、亚森、埃
因霍芬等城市为例，介绍了这些城市
的智慧城市发展愿景与举措（其他城
市还包括赫尔蒙德、阿尔梅勒、海牙
、罗森达尔以及格罗宁根）  
 
• Pamflet 2.nl (2015) 网站文章《智慧城
市能走多远？》（Hoe slim kan een 
stad zijn? ），该报告以较少的案例，
从多个概念化视角介绍荷兰的智慧城
                                                     
1 详细内容，参见：
https://issuu.com/tonvenhoeven/docs/smart_cities_
nl_venhoevencs  
市。该报告以图片形式说明，阿姆斯
特丹、鹿特丹、埃因霍芬、乌德勒支
以及海牙是荷兰当前的重点智慧城市  
 
• KPN (2015) 报告《智慧城市的社会联
通》（De verbonden samenleving in de 
slimme stad），该报告也突出介绍了
阿姆斯特丹、埃因霍芬、鹿特丹以及
海牙 
 
• 另外，还有温霍芬建筑设计公司的报
告《荷兰的智慧城市：机会与项目的
探讨》（ Smart Cities NL: Verkenning 
naar kansen en opgaven ）
(VenhoevenCS 2014)，该报告关注那些
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某个方面表现突出
但规模较小的荷兰城市，包括代尔夫
特（参与式设计）和亚森（感应器之
都）1  
 
就试点规划而言，SmartDataCity 网站
（ http://www.smartdatacity.org/ ）是
一个相当全面的数据库平台，各城市
及其他参与者可在该网站展示愿景规
划和相关项目（该网站还设有最佳愿
景与最佳项目奖）。其中包括阿姆斯
特丹、乌德勒支、布雷达、埃因霍芬
、鹿特丹以及海牙等市的愿景和案例
。在城市一级，阿姆斯特丹是唯一一
个提供类似数据库平台的荷兰城市（
数 据 更 加 全 面 ） ， 该 市 网 站 是 
Amsterdam Smart City （
https://amsterdamsmartc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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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源多有重叠。不过，总体而言，
这些数据源突显了荷兰智慧城市建设实
务与概念的多样性。荷兰的智慧城市建
设给人以非常分散的印象——这一点在
马尔德的新近评论文章《太过分散的荷
兰智慧城市》（Smart cities in Nederland 
te versnipperd）特别提及（AGConnect 
2015），该文章认为荷兰需要在全国层
面进行协调。就目前而言，我们很难从
“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决策视角，来解读
荷兰的智慧城市试点项目。由于荷兰城
市发展速度非常快，对于研究人员而言，
全面了解荷兰城市的最新发展和实施的
试验项目是一个具大的挑战。（正如一
位受访者所讲，“如果你今天开始，那
么等到明天，你的看法就已经是旧闻
了”）。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无论是已发表的
评论文章，还是我们采访的个人，大家
对于哪些城市正在引领荷兰的发展方向
存在共识。与我们的案头研究结论相对
应的是，受访者认为阿姆斯特丹的智慧
城市表征最强，埃因霍芬和鹿特丹并列
第二位。乌德勒支以及（表征稍弱的）
海牙也明确属于这一范畴，另外明确提
及的城市还有亚森、阿尔梅勒、阿纳姆
以及代尔夫特。 
 
我们的正式报告将前四个城市作为荷兰
智慧城市发展的代表进行介绍。在智慧
城市建设上，这四个城市都非常重视试
验研究，并且地方参与者积极参与这些
活动。
 
Amsterdam 智慧城市网络平台截图  
(来源： http://amsterdamsmartcity.com/projects/living-labs) 
 
荷兰正式报告中介绍的城市 
如上所述，我们综合使用网络检索、查阅相关报告与政策文件以及走访关键参与者
（详细信息，参见正式报告）等办法，选出四个荷兰城市做深入分析，这些城市都有
相对完善的智慧城市规划项目。这四个城市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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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 
在智慧城市的发展愿景与试点项目方面，阿姆斯特丹是排在首位的
荷兰城市。市政部门与企业参与者的高度合作，使得该市在全球树
立起智慧城市和模范城市的形象。另外，该市还是唯一一个拥有地
方项目专用整合平台的荷兰城市，并且划分出三个地区，作为各种
智慧城市试点项目的生活实验室。该平台不仅代表阿姆斯特丹市，
还代表整个阿姆斯特丹大都市地区，包括阿尔梅勒、哈勒姆以及赞
斯塔德等周边较小城市，这些城市也有大量值得关注的试点项目。   
 
埃因霍芬 
埃因霍芬市市长是一位著作颇丰的智慧城市代言人，智慧城市项目活
动在该市预算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智慧港”地区（全球智能化程度
最高的地区）的中心城市，埃因霍芬聚集了大量高科技公司和创新型
初创公司。像阿姆斯特丹一样，埃因霍芬也将几个区域划分出来，作
为智慧城市试点项目的生活实验室，并且特别关注传感器技术和照明
技术。 
鹿特丹 
鹿特丹本身就是一个智慧城市，明确地以建筑/建筑设计、气候适应
性以及鹿特丹港为重点。该市针对建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水
区智能技术开展了大量试点项目。 
乌德勒支 
乌德勒支在智慧城市建设上拥有全方位视角，并且与各利益方展开合
作，开展相关学习/试点方法。有鉴于此，智慧数据城市评审委员会
宣布该市成为 2015年度“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荷兰内城”。另外，乌德勒
支还宣传健康的城市生活方式，并且广泛承办各种智能健康体系和电
子政务试点项目。 
 
 
 
 
 
荷兰正式报告（英文版）： 
 
Sengers, F. (2016) Smart-Eco Cities in the Netherlands: 
Trends and City Profiles 2016.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SMART-ECO Project). 
 
可从“PUBLICATIONS”页面下载： 
 
WWW.SMART-ECO-CIT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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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英国智慧城市发展概 
整体而言，英国的情况变化飞快，旧有
的城市级别环保规划（例如，低碳行动
计划）与“智慧城市”的理念越来越显得
格格不入。由于不同城市对于“智慧城
市”概念的运用也各有不同，因此所谓
的“智慧城市”研究远远不够直接明了。
有时，“智慧城市”狭义地指向以数据为
驱动的城市政务解决方案，或者特定的
行业活动（例如，运输活动）；但在其
他情况下，这一概念又广泛包含环境、
社会及经济愿景，甚至还可能包括与数
字化技术所带来的潜在好处几乎毫不相
关的特定举措。有些智能化活动显然较
多受到政策引导；有些则借用先前已经
存在的措施，只是决策者为它披上了智
能化的“外衣”。不管怎样，根据关键参
与方使用的定义，我们发现目前只有不
到三分之一的英国城区（超过 10万人口）
有明确的发展智慧生态城市的愿望，或
者正在开展相关的实质性项目（如果将
大曼彻斯特区和大伦敦区分别作为一个
城区看待，那么拥有智慧生态城市愿望
的城区比例几乎达到一半）。不过，这
34 个案例并不能代表全部情况；其他地
区也在初步讨论和制定相关规划。 
 
在这一过程中，全国政府发挥了促进作
用。在“创新英国”（全国创新机构）
的支持下，“未来城市科技创新中心项
目”（The Future Cities Catapult 
initiative）积极推动各城市广泛开展相
关活动。除了成熟的全国性环保立法框
架外，经全国性商业、创新及技能部委
托，英国标准协会近期还发布了《智慧
城市框架》（参见 BSI nd）。尽管如此
智慧生态城市项目却与主流政策保持一
定距离。智慧生态城市项目并不属于传
统的计划性投资项目，而通常是由市议
会、大学、私营行业参与方以及非政府
组织结成的临时性合伙关系进行推动；
作为实施城市变革的一种模式，智慧生
态城市项目属于更广泛意义上的“城市
试点”现象。即使已经编制了全局性策
略文件和路线图，许多已规划或示范的
实际项目仍然采用试点方案的形式或以
小型城区为重点。即使整体来看，我们
也认为这些集群活动并不构成令人信服
的证据，不能表明我们所调研的任何一
个城市已经开始向高新技术绿色经济过
渡。 
 
智慧生态城市项目获得大量国家级资源
的支持，表明英国希望通过这种外围实
验的方式，激发更大范围的变革。尤值
一提的是，2012 年技术策略委员会（创
新英国组织的前身）举办了一次竞赛，
出资2400万英镑奖励最佳的大型未来城
市示范项目方案，为30个城市提供可行
性研究资金支持。作为获奖城市的格拉
斯哥随后推出了“未来城市”规划活动，
包括建设数据运营中心。其他城市也相
继实施了可行性研究形成的理念
（Taylor Buck & While 2015）。未来城市
创新中心是九个国家级创新组织之一，
旨在“转变英国在特定领域的创新能力，
帮助推动未来经济增长 ” （ Catapult 
Future Cities, nd a）。该中心的重点是
“推广健康城市，打造城市基础设施韧
度，设计相关策略，帮助各城市采用更
加智能化的技术，以及提高融资技术的
智能程度”（Catapult Future Cities, nd b）。
地方的基础设施改良项目也得到国家政
府项目规划的支持，例如，英国宽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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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另外，本报告中提及的各类项目还
得到欧盟的大量资金支持。  
 
英国智慧生态城市试点项目的推广反映
了城市众多参与者的愿望，即在世界舞
台上打造一种企业家式的、高科技的、
低碳排放的形象，不仅如此，在地方政
府预算不断削减的时期，这也反映了英
国政府吸引外部资金、提高资源利用率
的姿态。这些雄心壮志在本质上都是以
经济为中心；然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如果这些规划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响应，
那么这种“自上而下”的技术修补将不
大可能带来令人信服的转型效果。如果
说企事业单位的热情尚未引发全社会
“自下而上”地开发智能生态城市的潜能，
这只是说明当前处于方兴未艾阶段——
米尔顿凯恩斯市和布里斯托尔两市目前
正在积极尝试，让成熟的市民社会网络
参与城市转型。在另一方面，通过分析
英国34个最完善的智慧生态城市项目，
我们发现无论是规划中的项目还是已投
入运营的项目，一般都以环境、经济和
移动问题为重点。因此，这种对社会可
持续发展能力的缺乏考量似乎不符合政
策文件中经常出现的“以民为本”。
 
 
对所考察的 24 个英国城市进行智慧城市活动分类，并且注明各类别数字。
欧洲议会的经济科学政策部近期实施了智慧城市绘图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行
的分类（European Parliament, 2014） 
 
除开整体趋势不谈，报告中介绍中十个
城市展现出英国智慧生态城市的丰富多
样。这种多样性不仅涉及各个城市的规
划及技术的重点和广度，而且涉及地方
决策的嵌入程度、参与网络的安排、地
方政府的推动以及相关活动的推导框架。
换句话讲，智慧城市的试点化发展趋势
不仅针对现有的社会技术成果，而且面
向二十一世纪的广泛的规划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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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树”，布里斯托尔千年广场（摄影：Armita Afsahi） 
 
英国正式报告中介绍的城市 
我们初步分析了总人口数超过 10 万的英国城市地区（相关详情，参见正式报告），并
在此基础上，选取了 10 个城市进行介绍，选取标准是：(a) 这些城市表现出相对完善
的智慧生态城市规划或实质性项目活动的证据；以及 (b) 这些城市总体上充分地概括了
英国当前智慧生态城市政策与实践。这 10 个城市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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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 
伯明翰制定了智慧城市路线图和智慧城市愿景，目前正在实施一系列智
慧城市和低碳项目。其中包括建设开放式数据门户网站，组建数字化学
院，建设宽带网络，以及在该市东区建设智能技术与服务试点项目。 
布里斯托尔 
布里斯托尔对于智能技术的采纳有赖于该市成熟的环保先锋地位。该市
的“开放布里斯托尔”计划（Bristol Is Open ）正在兴建数字化基础设施，
在市中心地区建立智能化平台试点。该市的“联通布里斯托尔”计划（
Connecting Bristol）汇集了比较基层的数字化活动。早期智慧生态城市
领域的探索项目包括“3E住宅”计划（3-E Houses），该计划是在两个试点
区域部署智能量表。 
格拉斯哥 
格拉斯哥市“未来城市”计划（Future City Glasgow）的资金来自该市在
2014年赢得的2400万英镑国家资金。除了建设运营管理中心，管理交通
流量和提高市中心区的个人安全外，该市还广泛实施社区参与活动和智
能技术试点项目。   
伦敦 
2013年，伦敦市长主持的智慧城市管理委员会发布“智慧伦敦计划”（
Smart London Plan），旨在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和城市治理实现绿色增长
。该计划并非直接的基础设施干预，而是强调协同式、共同创意式治理
，不仅涉及商界、技术行业，还涉及社区团队和广大伦敦人。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曾经最早设立数字化发展管理局，但是该局在2015年解散。尽
管如此，市议会近期又启动了 “智慧城市提升计划 ”（Smarter City 
Programme），集中管理该市当前实施的各类活动。市中心以南是“曼彻
斯特走廊”旗舰示范区，该地区采用创新设计风格，通过跨行业地方合
伙关系，实施各类重点绿色智能项目。 
米尔顿凯恩
斯 
米尔顿凯恩斯制定了“未来城市计划”（Future City），该计划由本地的开
放大学领导，伙伴单位包括本地的市议会、贝德福德郡大学，以及电信
、基础设施和资源领域的私营企业。除了智慧城市项目，米尔顿凯恩斯
还在实施一系列重要的低碳项目。智慧城市项目为该市创建了中央数据
中心，还管理着各类市民参与计划。   
纽卡斯尔 
纽卡斯尔的智慧生态城市愿景集中在市中心的中央科技区（Science 
Central）——中央科技区面向东北地区提供各种环境应用和一个试验中
心，是名副其实的数字化新技术的“试验台”。中央科技区不仅是一个研
发中心，还是智能技术上市之前的“生活实验室”。 
诺丁汉 
诺丁汉制定了智慧城市发展愿景，并且开始着手实施部分重点项目。尤
其在欧盟“2020地平线”项目的支持下，该市开始实施为期五年的“发展振
兴模式，加快智慧城市转型”规划（REMOURBAN）。诺丁汉是五个示范
城市之一，目前正在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改善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以及吸引本地社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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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伯勒 
近年来，彼德伯勒的智慧城市规划获得一系列奖项。“彼德伯勒数字城
市”规划（Digital City Peterborough）的覆盖范围非常广，旨在提高数字
化联通性，包括铺设市域光纤网络。同时，“彼德伯勒DNA”项目（
Peterborough DNA）支持本地企业，建立了开放式数据门户网站，并且
提供教育机会。 
谢菲尔德 
近年来，智慧城市规划越来越成为谢菲尔德市决策过程的一部分，不仅
涉及该市的“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发展”目标，还关系到该市的经济战略
。2015年，谢菲尔德执行委员会（由本市的公众、私人、自愿者、社区
以及宗教团体代表组成）发布了智慧城市战略的第一版重述，其中不仅
涉及数字化技术活动，而且还延伸到各种社交和环保活动。 
 
 
 
 
 
 
曼彻斯特牛津路 
（图片提供：Corridor Manchester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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